
開放文學開放文學  -- 漢文樂團漢文樂團  -- 宇宙浪子宇宙浪子
第九十回第九十回  鳳去臺空江自流鳳去臺空江自流

　　亨利唯一不放心的，是美國城的電腦系統。他深知當局在地球上的力量，美國城有自己的系統，不知道兩者相差多少。　　傑

克生為了讓他安心，帶著亨利與黑金剛，到電腦中心去看摩爾。

　　這座電腦中心規模相當龐大，平面建築面積就有數十公頃。中心大廳裡有二百五十六套平行處理的超級電腦，終端機則不下數

百。

　　大廳四壁懸掛著各式平面螢幕，有的是多媒體，有的是周遭環境的監視圖像，還有火星各地的氣象以及地形資料。

　　三人進來時，廳中一些人正忙著，有人喊：「向北偏東三度，速度一百五十！」

　　「那是什麼？」

　　「颶風！」

　　「又是它？怎麼前幾年沒出現過？」

　　一個瘦削的中年人，滿面于思，在一台終端機前，忙得不亦樂乎。他把畫面投射到對壁的螢幕上，但見四下一片朦朧的土紅，

中央有一團漩渦，上端像個碩大的漏斗，扭動著尖細的尾巴，迅速朝前方舞來。

　　那條尾巴雷霆萬鈞，掃過處飛砂走石，有的被漩渦吸進漏斗，有的則四散崩落。這裡原來是片平地，偶有幾處略凹的隕石坑，

狂風過處，宛如千軍萬馬往來馳逐，粗暴的帶起坑裡的紅沙，眼前一片慘紅瀲灩，好不駭人。

　　「南緯三十四度，西經九十一度，正向日本屯墾區迫近。」

　　「他們有預警系統，不足為慮，但是要知會交通處，太空梭停駛。」

　　「今年的沙暴晚了一個月，但強度也增加了三分之一。」

　　「本區的風速是多少？」

　　「每小時八十公里。」

　　「看來這個沙暴將在今天到達金色平原了。」

　　亨利忙問傑克生：「桑塔那開始動手沒有？」

　　傑克生說：「放心，桑塔那是老經驗，他有的是辦法。」說著，他領著亨利走到那瘦削的中年人面前，介紹說：「這位便是摩

爾．阿希哈先生。」

　　摩爾頭都沒抬，手指如飛地在鍵盤上舞動，只說：「別吵！」

　　傑克生又說：「摩爾！我帶了一位你久仰的人物來。」

　　摩爾還是不理會，說：「等一會，這風團有問題！」

　　傑克生好奇地問：「風不就是風嗎？大一點小一點罷了。」

　　摩爾說：「豈止大一點？你沒看到，它像個有生命的機體！」說著，他又開啟了一個螢幕，背景是藍色的三維座標格子，他用

光標指著風漩的尾巴，說：「你看！它在作有規律的運動！」螢幕左下角記錄著三維的讀數，每秒計算一次。細觀之下，居然那些

移動值都是整數！

　　傑克生不是外行，一見大驚道：「怎麼可能？難道有人控制它？」

　　摩爾說：「至少不是我們！」

　　大家正在苦思，突然那團漩渦消失了，消失得無影無蹤！背景紅茫茫的沙霧如故，地上的塵石依舊滾滾，只是漩渦不見了！

　　摩爾楞了半晌，這才抬起頭來，見到傑克生身旁有位老者，忙說：「對不起，這個怪物出現了好多次，我一直弄不清它是什麼

東西！」

　　傑克生介紹亨利說：「這位是真理教教主，亨利．紐曼。」

　　摩爾睜大了眼睛，忙伸出手來，說：「啊！紐曼先生！久仰！久仰！」

　　亨利握著手，也說：「彼此！彼此！聽說你讓電腦破功了，了不起！了不起！」

　　摩爾拼命搖頭，說：「說來慚愧！我差太遠了！」

　　「你太客氣了！」

　　「不是客氣，我們西方太重視技巧，忽略了事物的本質。」

　　「電腦不就是技術的結晶嗎？」

　　「沒錯，不過那是沒有生命力的電腦，沒有生命就沒有智慧！」

　　傑克生說：「我們到會客室慢慢談吧！」

　　摩爾說：「不行，我一定要搞清楚這個風團是什麼。」

　　亨利說：「阿希哈先生，能搞清楚的是技術還是本質呢？」

　　摩爾想了想，不禁笑起來：「紐曼先生！佩服！佩服！你說得對極了，我已養成習慣，總是落入技術的窠臼！走！我們到會客

室去！」

　　會客室甚為寬敞，裝飾成二十世紀的酒吧。三人落坐後，侍者便送上水酒。

　　亨利單刀直入地問：「請問這裡的電腦系統和當局在地球上的有何不同？」

　　摩爾笑了，說：「你是問它智慧有多高，是吧？如果和地球的當局比起來，一個是一，一個是零。」

　　亨利說：「我們的是一？」

　　摩爾說：「明人不說暗話，我們的是零。」

　　傑克生忙說：「摩爾的意思是，我們的電腦不作興管制人類。」

　　摩爾說：「不是不管制，是沒有能力。」

　　亨利問：「真的差那麼遠嗎？」

　　摩爾低頭想了一下，又抬頭說：「倒也不是，問題在管制的定義。」

　　亨利問：「管制有什麼定義？」

　　「就以人來說吧！如果沒有智慧，人能管什麼，制什麼？電腦也一樣，因為沒有智慧，所以不能管，不能制！」

　　「你是說電腦要有智慧，才能管制？」

　　「我是說，要賦與電腦管制的權利，電腦才會有智慧！」

　　傑克生急了：「我們不談這些！不允許電腦干涉人間事，是大家的決定。」

　　「是的！我們太重視個人的自由權利，結果像癌細胞擴散一樣，自取滅亡！」

　　「那你為什麼不向當局輸誠？」

　　「我跟你說過，在那裡，我太渺小了。」



　　「那就不要抱怨！」

　　「是紐曼先生問我的呀！」

　　亨利忙打圓場說：「我是問如果我們和當局為敵，會有什麼下場？」

　　「沒有下場。」

　　「什麼叫沒有下場？」

　　「你見過大人打小孩吧？不懂事當然要打，打完就沒事了。」

　　「如果大人有錯呢？」

　　「大人如果懂事，改過便了事，否則自有大人去打大人！」

　　亨利不滿，繼續問：「你並沒有回答我的問話。」

　　摩爾說：「是你不願意聽，我曾經是小孩，打過一個小孩。結果我長大了，知道自己不足，而另外一個小孩卻變成巨人了！」

　　「真的嗎？」

　　「紐曼先生，我知道您是意識流大師，請問，電腦有沒有意識？」

　　「照理，電腦不應該有意識。」

　　「不錯，如果電腦有意識，是不是可以產生智慧？」

　　「這點我無法否認。」

　　「我見識過當局的意識，我曾潛入她的意識區，結果我發覺她的設計者故意留下一個封條，是我這個笨蛋自以為是的把那道封

條撕下來。結果她以超過我千萬倍的速度成長，我卻連一本《道德經》都無法讀通！」

　　「這與道德經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　　「你知道技術需要累積吧？」

　　「當然，這是我們美國人領先的地方。」

　　「是的，道德經是所有技術的總和！你們美國人只是鑽進牛角尖而已！」

　　傑克生大喝：「這是偏見！」

　　「偏見？易經是電腦的祖先，你同意吧？」

　　「不同意！」

　　「好了！那是誰有偏見？連二進位的發明人萊布尼茲都承認，易經早有二進位的機制，而沒有二進位就沒有電腦！」

　　「至少，中國人沒有做出實體來！」

　　「那也是你孤陋寡聞！清朝有本《野鶴老人全集》，後人發現那就是電腦占卜的系統分析藍圖，你是工程師，總不能否定設計

圖重於成品吧！」

　　「可是我沒見過。」

　　「那不證明了我說的嗎？」

　　亨利說：「就算易經是電腦的結構理論，這又與道德經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　　「易經是結構，道德經則是資料。」

　　「資料？」

　　「是的，我發覺不二老的程式，就是用來闡釋道德經的。」

　　「我還是不懂。」

　　「這樣說罷，易經是體，道德經是用。嗯！這樣說你一定能瞭解，如果站在意識的立場，把意識當作體，那，智慧就是用。」

　　亨利是一派宗師，自然一點就通，他驚叫一聲：「有道理！意識是體，能以一己的認知分辨物我，那就是用！」

　　摩爾說：「所謂的體用、分辨物我，就是自然之道。不二老人早把這些理論放在一本電書中，流傳了很久，只是機緣不到，沒

人理會。」

　　「電書？」

　　「是的，最早期的版本。」

　　亨利幾乎跳起來，說：「那是真的了！我也有師父，他是日本人！對呀，日本人也看得懂漢字！他說符合常識只是科學的起

步，未來的科學就是時空係數的控制。他就是在一套最原始的電書中學會意識神功的！」

　　摩爾平靜地說：「我也是西式教育的受害者，西方把一切知識分解又分解，分到牛角尖的尖端了，還要往前衝。人人無法用所

知所識相互溝通，卻又各行其是，自擁山頭，沒有一個人知道他所作所為是什麼！」

　　傑克生極為憤怒，斥道：「你想否認科學文明嗎？」

　　「我不想否認什麼，我只知道今天的結果是昨天的錯誤形成的。」

　　「今天的結果有什麼不好？」

　　「好極了，我們終於被電腦統治了！」

　　「你不是說中國人先發明電腦的嗎？」

　　「你承認就好！這就是中國人明智之處。道德經上說『不為天下先』，他們只是把藍圖畫好，放了幾千年。等美國人把電腦實

體完成，自掘墳墓後，自然有人應運而生，把道德經的智慧裝載進去，智慧電腦才問世。」

　　亨利氣餒地說：「這樣說來，我們是輸定了。」

　　摩爾說：「誰輸定了？你說的我們，是指美國人還是人類？」

　　「當然指人類。」

　　「那就未必！人體並不完美，人與人僅是能量的過渡介質，意識、智慧應該是人類的昇華，昇華了並不表示人不存在。」

　　「這點我同意，人在形成意識之前，與野獸差別不大。有了意識之後，又進化了幾十萬年，才逐漸累積成為科學，產生了智

慧。因此智慧應該是近百年才有的，要說中國人早就有了，我還是不能信服。」

　　「信不信由你，中國人認為神是有智慧的人。也就是說，人有了智慧就可以成神，這又與西方的觀念格格不入。中國人的神

話，如果與當今的科學成就一一比對，兩者又有多少分別？他們歷代具有莫大智慧的人，都遵從不為天下先的古訓，成了神，留下

了神話。如今又用事實證明，他們知道人類遲早會玩物喪志，晚一天將神話變成現實，人類的智慧就能多延長一天！」

　　這時，外面有人大叫：「摩爾！快來！又出現了！」

　　摩爾一聽，顧不得客套，拔腿就走，漩渦果然又出現了。這次不待摩爾分析，漩渦一變再變，由模糊的一團，最後變成一個圓

形圖案。摩爾大吃一驚，竟然是個太極圖！「是誰在搞鬼？」摩爾大叫，迴顧全場，人人茫茫然不知所措。

　　傑克生已立在身後，他從未見過太極圖，便問：「那是什麼？像個圖案。」

　　「太極圖，中國道家的圖騰。」摩爾說。

　　「怎麼會在這裡？」

　　摩爾用鍵盤輸入了幾個指令，那圖案竟然文風不動。摩爾大呼：「快把電源關掉！可能是新型的病毒！」



　　奇怪的是，當大廳中一片漆黑，所有電源都關了，那個太極圖仍然停留了將近一分鐘，才自行隱去。

　　傑克生汗毛直豎，連忙拉了亨利，兩人悄悄走了，留下摩爾苦苦思索。顯然是有人刻意示警，但是誰呢？誰有這麼大的能耐？

電腦網絡被敵人侵入是世紀初的事，又經過幾次世界性的網絡戰爭，網絡安全已經有了相當大的改進。更何況這套電腦，自己又附

加了各種嚴密措施，幾乎不可能讓人侵入。

　　再說，電源已關，而圖形尚在，那完全超出了常理。難道當局陰魂不散？可能嗎？摩爾用心思考，這次亨利諸人來此，定有圖

謀，自己應該多加小心才是。

　　沙暴果然直撲塔西斯高原，那裡有日本屯墾區。在其西北約一千公里處，則是熔爐城所在的金色平原。

　　日本屯墾區約有十餘萬人，這些移民非常安分，他們的祖先世世代代居住在火山、地震、颱風、海嘯交相侵襲的日本群島，日

日奮鬥求生，危機感迫切。在二十世紀，他們有兩百多萬人移民巴西，但是火星移民計劃，卻一直引不起日本人的興趣。

　　原因很簡單，日本人非常重視安全，如果要移民，巴西的機會好太多了。想探險，利用虛擬實境就夠了。火星上的居民大多是

當年一個企業的員工，他們因開採礦石而來，後來住慣了，也就懶得回去了。

　　日本人是當局的模範生，勤儉知足，當局特別將其安全設施準備得周全可靠。每年的沙塵暴時期，就是日本人觀賞紅色風沙的

節日。當局匠心獨運，命令櫻花在這個時期，為日人競吐幽馨，偶而吹起一陣清風，看那滿天落紅如雨。

　　文祥等人在日本的富士城降落，一方面杏娃想讓他們開開眼界，主要還是怕打草驚蛇，讓黑金剛等人起了戒心。往年當局的作

風，在表面上看來，確實是以特遣隊為主力，然而自從杏娃親自督戰後，便以文祥、衣紅為中心了。

　　所以，這次當局讓千奇、百怪領軍，堂而皇之地步入熔爐城，杏娃卻與幾個談得來的知交暗渡陳倉，打算從日本城過去。

　　衣紅不甘示弱，說：「杏娃！妳太長他人志氣了，亨利是敗軍之將，怕什麼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獅子為百獸之王，搏兔猶用全力，怎可掉以輕心？」

　　「我們可以用隱形方式進去呀！」

　　「明人不做暗事！再說，妳沒見過日本城，豈不是白活了？」

　　「杏娃！妳什麼時候學會這一招了？」

　　「近朱者赤呀！」

　　甫出入境室，就見道旁幾十個穿著和服、花枝招展的少女，載歌載舞地列隊迎賓。旅客中有幾個男女，胸插鮮花，肩披彩帶，

臉上掛著微笑，一邊搖手走出。文祥見了，把衣紅一拉，說：「等一下再走。」

　　衣紅問：「為什麼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這又不是歡迎我們的。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你要人歡迎嗎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拜托！我最怕這一套！」

　　衣紅笑道：「我們大公子害臊了！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難道妳喜歡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當然！」

　　文祥往回一縮，說：「那妳去吧！」

　　衣紅對杏娃說：「杏娃！把排場展開！」

　　杏娃問：「是用偶像式還是國賓式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用殯儀式！」

　　杏娃問：「什麼是殯儀式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接死人用的！」

　　不料她聲音太大，被旁邊一個留著小鬍子的男人聽到了。那人大罵道：「拔個牙落！怎麼侮辱人！」

　　他這一吼，眾人無不側目。衣紅一驚，問：「我侮辱誰了？」

　　小鬍子不肯干休，忿忿地說：「妳說！誰是死人？」

　　衣紅才知道原來剛才的戲言被聽左了，連忙說：「對不起，我們在開玩笑。」

　　「開玩笑？誰敢在我面前開玩笑？」果然，小鬍子說話時，他身旁的幾個人都噤若寒蟬，低著頭連大氣都不敢出。

　　衣紅一見，俠義之心又起，但這事原本是自己不對，倒也不便發作。

　　這時文祥忙挺身而出，對小鬍子說：「朋友，實在對不起，我們幾個開玩笑慣了，絕不是對您不敬。」

　　小鬍子氣猶未息，狠狠地說：「你知道我是誰嗎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他名叫池田糾夫，是日本傳統黑社會中，一個叫黑龍會的會長，曾累次被我們列管。」

　　文祥便說：「會長先生久仰了，您的大名如雷貫耳。」

　　池田糾夫更神氣了：「那你們為什麼在我面前胡說八道？」

　　衣紅知道他不是正人君子，膽氣就壯了，對文祥說：「文哥！會長？會長大就會死！我們不就是來火星屠龍嗎？」

　　池田糾夫霸道成習，在他的族群中，被當局列管相當於受訓，次數越多地位越是尊貴。後來關到金星，卻又被無罪釋放了，因

之氣燄更盛。他最忌諱死亡，可以說怕死如命，長生不老是他最寶貴的護身符。相對的，誰要是當他的面談死，那可是成心挑釁

了！

　　池田糾夫怒火高漲，他知道動口不妨，這小姑娘一嚇就慌，正好來個下馬威。他早練就了一副兇狠的嘴臉，這時臉一沉，大喝

一聲：「拔個牙落！會長要教訓妳！」

　　衣紅還不肯放手，說：「文哥！怎麼辦？死人要教訓活人！」

　　池田糾夫斥道：「女人！妳說誰是死人？」

　　衣紅東看看，西瞧瞧，最後說：「奇怪！死人怎麼會說話？」

　　池田糾夫身後的兩個壯漢，這時邁一大步，一左一右，站在會長身邊，雙手環胸，狠聲說：「拔個牙落！妳找死！」

　　風不懼慢條斯理，走到兩個壯漢面前，先來個猛虎伸腰，亮了一手單腳著地的鐵板橋功夫。然後兩手環臂，一運筋骨，渾身格

格直響。

　　眾人都看呆了，尤其是兩個大漢，眼睛瞪得發直。

　　衣紅蓮步輕移，走到風不懼右側，說聲：「拔個牙去！看招！」話剛出口，一個迴身，一招風掃落葉，堪堪向風不懼小腿後彎

掃去。

　　在山上修煉時，風不懼經常和她套招，兩人很有默契。這時他猛一提氣，鷂子翻身，離地丈許，張臂舒腰，穩穩地落在衣紅身

後。

　　這一招精采漂亮，觀眾以掌聲喝彩。

　　連文祥都看呆了：「紅妹！妳也有功夫？」



　　衣紅襝衽答禮道：「要玩命嘛！哪能沒兩下子？」

　　法蒂瑪興奮地拉著衣紅說：「衣姐！妳一定要教我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行，那妳得教我巫毒大法！」

　　她們一問一答，簡直沒把旁人看在眼裡。池田糾夫心知肚明，再耍狠下去，今天不但討不了好，搞不好鬧個灰頭灰臉，以後就

別想混下去了。兩個壯漢平日欺負良善只憑三分狠氣，這時更是大氣都不敢出一聲。

　　正在這時，一個頭戴斗笠，浪人裝扮的中年人，由旁觀人群中排眾而出。他身配長刀，刀柄在後，雙手卻籠在袖中，高聲說：

「米粒之珠也放光華！」

　　風不懼一打量，就知道此人是個練家子。當下一抱拳，左掌向裡，右拳前頂，腳下一個七斗罡步，先擺出門派，說：「既是行

家，敬請指教！」

　　浪人一楞，停了一下，說：「是南少林？敢問尊師大名？」

　　風不懼笑道：「南少林馬步不同，閣下看走眼了。」

　　浪人神色一變，說：「可惜當局設限，否則倒要討教一二。」

　　風不懼說：「放心！我保證當局不會干涉！」

　　浪人哈哈大笑：「憑你？當局會網開一面？」

　　風不懼說：「如果閣下以武會友，又有何妨？」

　　浪人不信，說：「武者止戈，當局禁止暴力，怎能容忍你我相搏？」

　　風不懼說：「那閣下所為何來？」

　　浪人向法蒂瑪看了一眼，說：「我久聞巫毒大法，特來向這位姑娘請教。」

　　文祥本就不想生事，若這人再招惹法蒂瑪，局面將更難收拾。他立刻跨前一步，雙手一拱，道：「我等來此，另有公幹，既與

閣下無怨無仇，就此別過了。」

　　那人一見文祥拱手，突然間，他雙腿一軟，跪在地上，叩首連連：「小僧叩見佛爺！請佛爺原諒小人無禮。」

　　文祥反倒嚇了一跳，再一想，知是佛珠之功，此刻也無暇解釋，便伸手攙扶那人，說：「免禮了，此地人多，我們到前面再說

吧！」

　　豈知在場眾人一見那浪人口稱佛爺之狀，無不跟著伏地跪倒，個個口宣佛號，叩頭如搗蒜，阿彌陀佛之聲此起彼落。文祥弄得

手忙腳亂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　　衣紅忙一拉文祥衣襟，悄悄說：「你就裝一下吧！不然脫不了身了。」

　　文祥哪裡會裝神？直急得抓耳撓腮，一個勁說：「大家請起！有話好說！」

　　有個婦人哭著爬向前說：「佛爺救命！」

　　文祥糊塗了，這個時代還有人叫救命？他安慰道：「女士妳不要哭，不論多大的事，當局都會給妳解決！」

　　婦人說：「電腦解決不了。」

　　文祥急了，提高聲量，說：「大家請起來！你們搞錯了，我是個普通人。」

　　婦人叨叨不絕，說：「我的男人跑了，唯一的女兒做夢做了二十年！而且每天都做那個『灰姑娘』夢！叫我怎麼辦呀？」

　　文祥只好說：「那妳也做夢去嘛。」

　　婦人說：「我連做夢都不安穩，夢中的女兒還在做夢！」

　　文祥實在沒輒，他只好對衣紅說：「快想辦法！」

　　衣紅便大聲對眾人說：「各位善男信女，佛爺下佛旨了，你們的心意祂都知道了，一定會設法解決，大家快起來！」

　　眾人歡喜異常，一個一個打躬作揖地爬了起來。

　　衣紅用指語問杏娃：「這附近有什麼禪寺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鑑真寺。」

　　衣紅又對大眾宣佈：「各位善眾，有鑑於各位的誠心，今夜八時佛爺將在鑑真寺說法，廣渡眾生。」

　　一時眾人歡呼雀躍，連池田糾夫等人，又都曲膝叩頭。

　　衣紅急對杏娃說：「快把我們送走。」

　　略一晃眼，但見天空一片澄紅，眾人已置身在一個翠碧茸茸的小山丘上。

　　只聽文祥嚇得大叫：「這是什麼？」

　　大家一看文祥，杏娃竟然連那個正親吻「佛腳」的浪人也給攝來了！

　　衣紅說：「杏娃！你怎麼敵我不分？」

　　杏娃叫苦道：「冤枉！一定是文祥不洗腳，氣味太濃了。」

　　話才說完，一聲「阿彌陀佛」，一位身披紅袍的尊者現身在六人面前。文祥定睛一看，是紅教第九位尊者協巴多杰。

　　文祥連忙帶領大家行禮，齊贊：「尊者聖安。」

　　協巴多杰合十道：「施主請勿見怪，此人與我教頗有緣分。適才老納藉佛珠向他示祥，並同攝來此，即將帶回敝寺，另行處

置。」

　　浪人一見尊者，轉泣為號，他摘下斗笠，拜倒在尊者腳前，說：「小僧難耐清規，逃返人間。然而苦海無邊，無法解脫，尚請

佛祖開恩。」眾人見他童山濯濯，戒疤歷歷，果然是個出家人

　　協巴多杰說：「定智，你若不自斷淫根，何從解脫？」

　　定智反問：「若是淫根，從何自斷？」

　　協巴多杰說：「土若不存，根依何處？」

　　定智聽了，神思恍惚，不知如何回答。

　　協巴多杰不理他，對眾人說：「此子原名森喜二郎，在世紀初，曾是日本社會的代表人士。後雖出家，卻非出於覺悟。然此子

事跡頗足後人省思，未來尚有大用。」

　　森喜二郎生於二十世紀末，自幼聰敏靈巧，甚得家人及師長喜愛。後長得人高馬大，面貌清秀，能文能武，又會說會唱，是少

女們心目中的偶像。

　　正因為要風有風，喚雨得雨，森喜二郎把事情看得非常簡單。世界上的一切都像是為他設就的，唾手可得，用過就丟。尤其是

感情，既看不見也摸不到，壓根兒只是一時的需要。至於那些枕邊柔情的傾訴，和鳥語一樣，聽著悅耳，起床後就忘掉了。

　　日本女性彷彿是為男人打造的，既美麗又溫柔，兼以傳統觀念的薰陶，她們把全部的幸福都寄托在自己男人身上。

　　物極必反，日本男人被寵壞了，他們擁抱著男性至上的自我中心。家裡有位如花似玉、溫柔賢淑的夫人，他們認為那是理所當

然。不管是什麼人，也不管每天工作得多晚，下了班一定要先到酒吧喝個爛醉，直到夜半才回家。男人喝得越醉、回去得越晚，越

能顯示家中有個體諒守分的妻子！

　　這還不說，他們死要面子，就算在鄰居面前，保持著一副君子風貌，那不過是做給大家看的。只要一出遠門，只要鄰居看不



到，他們第一件要務，就是展現一下雄糾糾氣昂昂的男子特徵，以彰顯其「大丈夫」風範。

　　森喜二郎則不然，到這個時代，「君子、淑女」已經式微，「淫子、浪女」才是人人稱羨的偶像。所以，森喜二郎十七歲時，

已名正言順的同時交往了七個環肥燕瘦的女友，一個星期每天換一個！簡直羨煞了所有的年輕人。

　　麻煩出在「獨佔」這個大敵，森喜二郎才十九歲，已經是兩個女兒的父親！照理科學如此發達，社會性教育如此成功，怎麼還

有未婚少女懷孕的可能呢？理由其實很簡單，女孩子為了繫住情郎，千方百計也要裝一個孽種在肚子裡！

　　怎麼辦呢？當然賠錢遮羞了事是一條明路。森喜二郎家境雖然豐裕，但是「色傾家、賭蕩產」，長此以往，怎麼了得？

　　結婚是另一條路，但是當時已不作興十九歲結婚，除非惹了大麻煩！

　　於是森喜二郎的家庭會議定下天條，如果他再出問題，就把他的精子存入銀行，然後把他閹了！

　　森喜二郎也召開了七個女友（至少是名不正而言順的）的圓桌會議，誰要肚子大了，就自動出局，另覓高明。

　　第二個問題又來了，既然肚子不能保住地位，快活一時也不吃虧。每天晚上，各個女友都施出渾身解數，森喜二郎防不勝防，

天天吃喝各種壯陽藥物。結果，年紀輕輕的，就弄得腎虧血虛，步履蹣跚。

　　到他二十二歲時，女友們一個個逼他表態，如不娶進門就要自殺。森喜二郎在魚與熊掌之間，能拖就拖，對每一個都滿口應

諾。森喜二郎的父親心裡也著急，特別找了一天，把兒子帶到四國島渡假，父子之間作了一次長談。

　　父親說：「兒子！作人責任最重要！」

　　兒子說：「嗨！」

　　「責任重要，要保重身體。」

　　「嗨！」

　　「女人很多，結了婚就進了監牢。」

　　「嗨！」

　　「時間很長，人要慢慢享受。」

　　「嗨！嗨！」

　　「身體不好，沒有明天。」

　　「嗨！」

　　「沒有明天，一個女人都得不到。」

　　「嗨！」

　　父親又好氣又好笑，自己只是沒有兒子的好條件。美女主動投懷送抱，男人又怎麼拒絕呢？當然是女人的錯！

　　只是女人有錯，男人倒霉，太不公平了！但是他不能不勸兒子，兒子倒霉，就等於全家倒霉。而全家倒霉的結果，就要數他最

倒霉！

　　但是怎樣勸兒子呢？自己也想有這種福氣呀！他有件事說不出口，每次兒子在家裡翻雲覆雨，也正是自己偷窺得最爽的時候。

　　當然，他不能禁止自己享受，那就必須放任兒子荒唐！問題在事後總有麻煩，出了麻煩父親比兒子還要擔心。他最擔心的是，

一旦兒子洗心革面，哪裡還能找到更令人神魂顛倒的樂趣呢？

　　「兒子，要戴保險套！」

　　「嗨！」

　　「知道就要做到。」

　　「嗨！」

　　「知道為什麼不做呢？」

　　「都戴了。」

　　「胡說！」

　　「真的！」

　　「胡說！胡說！」

　　「真的！」

　　「上次出了事，應該記得！」

　　「那不是兒子的，可以作基因比對。」

　　父親急得站起來，他能說出親眼看到的事嗎？當然不能！兒子會承認嗎？當然不會！怎麼辦呢？父親在室內踅了幾個來回，他

決定使出殺手鐧！只要能讓兒子就範，他什麼話都說得出來。

　　父親走到兒子面前，盤膝坐下，慎重地說：

　　「你對貞子就沒有戴！」

　　「父親怎麼知道？」

　　「貞子親口說的！」

　　「貞子不會說。」

　　「這種事貞子不會告訴你的。」

　　「啊！貞子……」
　　「是的，請兒子原諒。」

　　森喜二郎早就知道父親好色，想不到偷腥偷到自家廚房來了。他能說什麼？反正自己也是逢場作戲。貞子人不錯，百依百順，

但是想到她和自己的父親在一起，心中就起了一種莫名的化學作用。

　　森喜二郎當機立斷，向父親彎腰致意說：「請父親接納。」

　　父親大出意料之外，忙說：「這不可以。」

　　「兒子已經決定了！」

　　「胡說！貞子人很好！」

　　「所以請接納！」

　　「胡說！」

　　森喜二郎不再多說，站起來，一個九十度鞠躬，回頭就走了。

　　這一天，森喜二郎的玩伴是河野洋子。他剛由四國島歸來，未及服藥，力有未逮，兩個人便躺在床上聊天。

　　森喜二郎問：「妳沒有跟我父親睡吧？」

　　河野洋子嗔道：「怎麼可以這樣問？不禮貌。」

　　「有沒有？」

　　「沒有！」

　　「真的沒有？」



　　「真的沒有！洋子只有一個二郎。」

　　「貞子有！」

　　「貞子陪二郎的父親睡覺？」

　　「是的。」

　　「不可能吧！貞子要求不高的。」

　　「是真的。」

　　「怎麼知道？」

　　「父親說的，貞子把我不戴保險套的事說了。」

　　河野洋子想了又想，說：「說是貞子，我不相信，二郎看過天花板沒有？」

　　「妳說什麼？」

　　「天花板上有個小洞，常常看到影子。」

　　「為什麼我沒看到？」

　　「因為二郎老伏著，洋子是向上看。」

　　森喜二郎忙問：「哪裡？」

　　河野洋子指著一個浮雕後面，森喜二郎看不清楚，起身取了一個望遠鏡來。果不其然，那裡有個鏡頭，正是市售的偷窺器。

　　樓上正是森喜二郎父親的臥室，於是真相大白。

　　森喜二郎百感交集，被自己父親看了，又如何呢？在這個社會上，演色情影片出名致富的比比皆是，一點也不影響他們的地

位。甚至連廣告都不必做，一出門就有人指指點點，多麼光榮！

　　但是兩者在感覺上有很大的不同，一種是自願的，一種是被迫的。比如性交不過就是性交，自願者稱之做愛，被迫的就叫強

姦。此刻森喜二郎的感覺，說得透明一點，就是他被父親強姦了！
　　他又能怎樣？一氣之下，他決定到北海道休息幾天，遠離這個是非地。

　　北海道在日本島北端，緯度低，空氣清新，環境幽美。森喜二郎度過了一段沒有女性的日子，每天喪魂失魄，坐立難安。

　　一天，他經過一個劍道館，他本是劍道初段，一時技癢，便走進去。這時已是二○二○年，虛擬實境盛行，已經沒有人想學劍道
了。

　　道館中空空洞洞的，只有一個妙齡女郎身著和服，懷抱長劍，危坐在大廳上。森喜二郎走進去時，少女目不轉睛地盯著他的腳

步，一句話也不說。

　　森喜二郎向女郎一鞠躬，問：「這是道館嗎？」

　　少女說：「是的。」

　　森喜二郎說：「我想請教。」

　　少女冷冷地問：「請教什麼？」

　　森喜二郎改口說：「我想學劍。」

　　少女眉毛一挑，說：「君腳步虛浮，不能學劍。」

　　森喜二郎見少女冷若冰霜的神色，心中一蕩。他熟識的女孩都是熱情奔放型，隨時隨地可以寬衣解帶。但是眼前這位，莊重中
包容溫柔，沉穩兼具智慧，宛如幽谷百合，令人敬仰愛慕。

　　他細觀這位少女，大約是十八九歲的荳蔻年華，臉型圓而不渾，皮膚白裡透紅，潤澤嬌嫩。劍眉平直，不怒而威，秀目微睜，

嘴形飽滿，清麗不可方物。而最動人的是她肩削體勻，威武中倍顯婀娜，有如一枝素蘭，挺拔有致。

　　森喜二郎看呆了，少女不耐煩，挺身雙手一揚，白森森青光一閃，嗖的一聲，森喜二郎嚇了一身冷汗，寶劍已經出鞘。

　　少女用右手撫平衣袖，將劍身從袖上抹過，淡淡地說：「君可識字？」

　　森喜二郎心中一凜，忙道：「識得。」

　　少女轉身以劍指著頂上一個巨大匾額，說：「這堂上所書何字？」

　　森喜二郎應聲抬頭一看，上面是四個端莊的楷字「正心誠意」。他知道自己失態，忙垂目內視，說：「失禮了，請原諒。」

　　少女說：「真要學劍？」

　　森喜二郎說：「嗨！」

　　「可知學劍很辛苦？」

　　「知道。」

　　「我家是柳川嫡傳，數百年來英名不墮。」

　　森喜二郎學過劍道，當然知道柳川嚴正的名聲。他有點後悔走進來，卻又渴望與少女接近。他在花叢中鑽出鑽入，大魚大肉早
吃膩了。

　　「是，令人尊敬。」

　　「可知為何？」

　　「不知道。」

　　「來道館健身不妨，要學劍，就要拜師。」

　　「嗨！」

　　「如果拜師，品性要先考驗。」

　　「嗨！」

　　「拜師後，如果犯禁，必須切腹謝過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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